
欧绪德谟篇

提 要

他反问道：“有意思（感觉）的事物有

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中，这篇对话可能会使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的雅典与我们的距离显得最为遥远。我们被带回这样一个时

代，语言在那时开始变得极为重要，而语言本身和推理当时在大多

数场合下还是口头的。双关语或双重含义对一场严肃的讨论来说

是决定性的。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欧绪德谟兄弟俩遭遇。他们

是所谓的辩论家，或用语言来打仗的人。在他们与苏格拉底的辩

论中，这样的语言圈套不断出现，变得令人生厌，而苏格拉底承认

自己在这方面只是他们的学生。例如，苏格拉底问狄奥尼索多洛

所使用的短语是什么意思，

灵魂吗？或者说无灵魂的事物也有意思（感觉）吗？”苏格拉底回答

说：“只有有灵魂的事物有感觉。”而在这个时候他就胜利地驳斥

道：“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个短语有灵魂？”针对苏格拉底的回答他

还说：“那么，你刚才为什么要问我的短语是什么意思？”在一旁围

观的大批听众都认为他的回答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致命打击。

当然，柏拉图一直在嘲笑这一类谈话，但他也觉察到要把一个

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多么艰难。一位手头有各种现代语言辞典

可供使用的俄国诗人说过：“思想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就成了谎言。”

①此处的“意思”和“感觉”在原文中是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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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柏拉图心里也一定经常出现类似的想法。他不仅想知道真理，而

且还想发现真理的表达方式。只管使用语词而不顾其实际意义，

在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里，他不得不创造自己的语言，而

后世所有哲学都在使用这种语言。《欧绪德谟篇》对柏拉图不得不

与之做斗争的东西作了生动的描述。

克里托　　苏格拉底，昨天在吕克昂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是谁？

当时围观的人太多，我想挤进去听，但怎么也无法离你们近一些，

只好踮起脚来望一眼。我猜，和你谈话的是个陌生人。他是谁？

苏格拉底　　你问的是哪一个，克里托？在那里跟我谈话的有

两个人，不是一个人。

克里托　　我问的是坐在你右手这边第三个位置上的人，在你

和他中间坐着阿克西俄库的儿子。我想他已经长大成人了，苏格

拉底，和我们自己的克里托布卢一样高，但是克里托布卢比他瘦，

而这个孩子身体健壮，相貌俊美。

苏格拉底　　克里托，你问的这个人是欧绪德谟。而坐在我左

边的是他的兄弟狄奥尼索多洛，他在谈话中起助手作用。

克里托　　我对他们俩都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我猜想，他们是

新人，是智者。他们是哪里人？有什么擅长？

苏格拉底　　很难说清他们是哪里人，我想他们原先是开俄斯

人，后来离开，加入了在图里的殖民城邦，不过他们又转回来在这

里过了许多年。你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会感到惊讶，克里托，他

们什么都干，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什么

是全能运动员，而这两个人是全能冠军！他们比阿卡奈人俩兄弟

还要强。他们虽然是全能运动员，但除了会用身体打仗，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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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斗，没有人胆敢与他们交手

都不会。但你瞧这俩人！首先，他们是一流的用身体打仗的好手，

可以和所有来访者作战，他们自己就是穿盔甲作战的大师，只要向

他们付学费，他们还能使别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其次，在法庭上

的战斗中他们也是冠军，他们可以相互竞争，教别人讲话，能够撰

写适合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讲。好吧，这就是他们擅长的事情，而现

在他们很快就要功德圆满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惟一剩下

他们已经能纯熟地打口仗，能

够同样成功地驳斥任何人说的话，无论这话是对还是错！所以，我

亲爱的克里托，我想做他们的学生，因为他们说自己在很短时间里

就能使人像他们一样娴熟。

克里托　　我说，苏格拉底！你难道不担心？你这把年纪不嫌

太老吗？

苏格拉底　　我一点也不担心，亲爱的克里托，我有足够的依据

和勇气使我无所畏惧。我想学辩论，而这俩人自己在开始学习这

门学问时，已经到了你可以称之为老人的年纪，去年或者前年，他

们还没得到这门学问。惟一使我感到害怕的是，我可能会败坏这

两位陌生人的信誉，就好像那位可怜的琴师、梅特洛比乌之子孔努

斯，他到现在还想教我弹竖琴。那些孩子们，我的同学，看着我发

笑，把孔努斯叫做“老不死的老师”！有些人可能也会用这个绰号

笑话这两位陌生人，他们也很可能怕别人笑话而拒绝收我做学生。

但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克里托，我已经说服其他一些老人跟我一道

去向孔努斯学习，在这里我也想这样做。你怎么样？愿意做我的

同学吗？我们可以带上你的儿子做钓饵。我保证他们也会教我

们，因为他们想要那些孩子。

克里托　　如果你想这样做，苏格拉底，那么我愿意。但是你得

先告诉我，他们的学问是什么，这样我就知道我们要学些什么了。

苏格拉底　　这要不了多少时间。我不能在我确实很留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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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很留

候假装没注意。我记得很清楚，所以让我从头开始把整个故事告

诉你。

我坐在你看到我的那个地方也真是凑巧了。一开始只有我一

个人在那个更衣房里。我想该走了，可就在我起身的时候，通常在

我心里出现的神明显现了。于是我又坐下。不一会儿，体育场里

来了两个人，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还有几个人跟在他们后

面，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学生。这俩人走进来后就沿着回廊来回走。

走了两三圈，克利尼亚也进来了。你说他已经长大成人，说得没

错。在克利尼亚后面是一大群他的崇拜者，其中有克特西普，来自

培阿尼亚。他长得很英俊，但比一般青年要粗野些。克利尼亚在

入口处就看到我在这里独坐，于是就径直朝我走来。他在我的右

边坐下，就像你说的一样。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看见了他。

他们起初站在那里说话，还不时地朝我们这边看

然后，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欧绪德谟，意地注视着他们

在克利尼亚的边上坐下，另一个挨着我的左边坐下，其他人也一一

坐下。

我对他们说了声问候的话，因为我看到他们已经有好一会儿

了；然后我对克利尼亚说，克利尼亚，这两个人，欧绪德谟和狄奥尼

索多洛，是智慧之人，他们的智慧确实不小。他们懂得战争的所有

事情，做将军需要的一切他们全都懂，战略战术、统领军队、穿盔甲

打仗，此外还有，他们能使一个人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

护。

他们注意地听着，然后相互看了看，笑了起来。欧绪德谟说，

我们现在不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苏格拉底，我们现在把这些事当

作杂耍。

我答道，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如果这么伟大的科目都成了

杂耍，那么你们的主要表演一定非常出色。苍天在上！告诉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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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现在真的有了这种知识，请对我仁慈

种出色表演是什么？

世上无是美德！苏格拉底，我们相信自己能够传授美德

人能够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快！

噢，天哪，真了不起！这种天赐的本领是从哪里来的？我刚

才说，我认为你们俩特别擅长穿盔甲打仗。这是我说的，因为当你

们第一次在这个镇上逗留时，我记得你们自己也这样说过。好吧，

我谦卑地把你

们当作神，祈求你们宽恕我前面说过的话。但你们一定要想一想，

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 你们肯定这是真的吗？听到你们

这样的豪言壮语，人总是禁不住要表示怀疑。

他们说，放心吧，苏格拉底，是真的。

那么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因为你们拥有了这种智慧，比祝贺

伟大的国王拥有一个大帝国还要热烈！如果你们能证明自己心中

拥有这种智慧，那么请允许我提问，可以吗？或者说，你们想怎么

办？

如果有人愿意学的话，我们可以证明和传授这种智慧，我们就

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到这里来的，苏格拉底。

让我来为所有那些还没有得到这种智慧但是愿意学的人做担

保！首先我自己算一个，然后是在这里的克利尼亚，无疑还有克特

西普以及其他人。我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克利尼亚的崇拜者

这个时候他们全都站着围观。因为克特西普原先是坐着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摆脱克利尼亚的好办法，欧绪德谟在和我说话

时身体前倾，挡住了坐在我们俩中间的克利尼亚，使克特西普无法

看到他爱恋的俊男，克特西普急于想听到克利尼亚讲话，于是就起

身站到我们面前，其他人看到他这样，也都纷纷站了起来，既有克

利尼亚的崇拜者，也有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的同伴。我说所

有愿意学的人指的就是他们。克特西普急忙说对，其他人也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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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一项大工程。不过请先告诉我一件事

他们全都要求这俩兄弟把他们智慧的力量证明给所有人看。

于是我说，我亲爱的朋友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请你们满

足这些人的要求，也为了我，努力证明吧。如果你们想一气呵成，

你们能使人成

为善人，仅当他已经相信自己必须向你们学习呢，还是当他们对美

德这种东西能够传授，或者对你们能传授美德表示怀疑，因此还没

有信服的时候？对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人来说，如果你们乐意使他

相信美德可教，或使他相信你们是他学习美德的最佳老师，那么你

们使他相信前者的技艺和使他相信后者的技艺是相同的吗？或者

说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技艺？

艺

狄奥尼索多洛说，没有什么不同，苏格拉底，它们是同样的技

我们的技艺。

我说，所以你，狄奥尼索多洛，是这个世界上能使人倾向于哲

学并实践美德的最优秀的人，对吗？

对，苏格拉底，我们是这样想的。

我说，那么很好，把其他证明留到以后再做，现在只需要证明

一件事就可以了。你们要说服这个青年，让他一定要热爱智慧和

实践美德，这样就能使我和所有这些人感到满足了。说真话，我和

所有这些人全都急切地希望这个孩子尽可能变好。他是阿克西俄

库之子、名人阿尔基比亚德之孙、现在还活着的阿尔基比亚德的外

甥，他的名字叫克利尼亚。他还年轻，我们都为他担心，就像对其

他年轻人一样，怕有人会抢先把他的心灵引向歧途，毁了他。你们

来了，那我们可真是太幸运了。如果你们不在意，那么就请拿这个

小伙子做试验，当着我们的面和他交谈。

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欧绪德谟几乎对我的每句话都勇敢大

胆地做出回答。他说，噢，我们不在乎，苏格拉底，只要这个年轻人

愿意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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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么要这样说，他习惯于回答问题。我说道。在场的这些人

老是来和他谈话，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对回答问题一点儿也

不感到羞怯。

下面该说什么了，克里托，我要怎样叙述才是恰当的？要回忆

和复述如此伟大的智慧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要像诗人一样开

始我的描述，呼唤缪斯和记忆女神！

噢，我想起来了，欧绪德谟当时是这样开始的：

克利尼亚，哪一种人是学习者，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

这是个大问题，所以那孩子羞红了脸，带着疑惑的眼光望着

我。见他遇上了麻烦，我说，我亲爱的克利尼亚，放宽心，大胆地回

答问题，无论你怎么想都请说出来，这样做也许能使你受益。

就在这个时候，狄奥尼索多洛脸上带着微笑，凑到我耳边小声

说，你瞧，苏格拉底，我预料这个小伙子无论怎样回答，都会遭到驳

斥！

当狄奥尼索多洛这样说的时候，克利尼亚说话了，所以我没有

时间告诫他要小心。他答道，聪明人是学习者。

欧绪德谟说，有一种人你称之为老师，对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老师是学习者的老师，例如，音乐老师和语法老师是你和其他

孩子的老师，而你们是学习者，对吗？

他说是。

在学习的时候，你们当然还不懂你们正在学的事情，对吗？

他说，对。

那么你们在不懂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聪明的吗？

他说，肯定不聪明。

如果是不聪明，那么就是无知，对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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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阻挡！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在学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时，是无知的，正

在学习，对吗？

克利尼亚点了点头。

所以，我亲爱的克利尼亚，无知者学习，而不是你假定的聪明

人学习。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一名指挥对合唱队那样，他作了一

个手势，而他们全都发出欢呼，笑了起来，我指的是狄奥尼索多洛、

欧绪德谟和他们的追随者。然后，还没等那个孩子喘过气来，狄奥

尼索多洛迫不及待地接过话头说，我亲爱的克利尼亚，当一个懂文

法的人要你听写时，情况会怎样？什么样的孩子在学习听写下来

的东西：聪明的孩子还是无知的孩子？

克利尼亚说，聪明的。

那么是聪明的孩子在学习，而不是无知的孩子在学习，所以你

刚才对我兄弟作出的回答是错的。

这俩人的崇拜者大笑起来，长时间为他们的智慧鼓掌欢呼，而

我们这些人全都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欧绪德谟看到我

们这个样子，想要我们更加佩服他，所以他不放过那个孩子，而是

继续发问，像一名能干的舞蹈家，把同一个问题颠过来、倒过去地

反复提问。他说，学习者学习他们知道的东西，还是学习他们不知

道的东西？

此时狄奥尼索多洛又贴在我耳边小声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和第一个问题很像。

我说，天哪，我真的以为你们第一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我们所有问题都一样，苏格拉底

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你们在学生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声。

这时候，克利尼亚回答欧绪德谟说，学习者学他们不知道的东

西，而欧绪德谟又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问，很好，那么你不认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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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吗？

克利尼亚说，我认识。

全部认识？

克利尼亚说，是的。

当一名教师要学生听写时，他不是在要他们听写字母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如果你认识全部字母，那么他要你听写的只是你所知道的一

小部分，是吗？

克利尼亚又表示同意。

欧绪德谟说，很好，所以你并不在学习，只有那个不认识字母

的人在学习字母，对吗？

克利尼亚说，不对，我确实在学习字母。

那么你在学你知道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全部字母。

他表示同意。

欧绪德谟说，那么你刚才的回答是错的。

这话还没完全出口，狄奥尼索多洛就像接球似的接过话头，对

那孩子说，欧绪德谟在哄你，我亲爱的克利尼亚。你只需要告诉

我，所谓学习不就是在获得某人所学到的知识，而无论这种知识是

什么，对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他继续说，但是，知道不就是已经拥有某些知识吗？

克利尼亚说，是的。

那么，不知道就是还没有拥有知识，对吗？

克利尼亚对此表示同意。

好吧，那么这些得到知识的人是已经拥有知识的人，还是还没

有拥有知识的人？

是已经拥有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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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同意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也属于这类人，即还没有拥有

知识的人？

克利尼亚点头表示同意。

学习者属于要得到知识这类人，而不属于那些已经拥有知识

的人，对吗？

他说对。

那么是那些不知道的人学习，而不是那些知道的人学习。

这个时候，欧绪德谟正在做准备，就像摔跤比赛一样，想要把

这位青年第三次摔倒。我看到这个孩子快要支持不住了，想给他

一些时间休息，免得他对我们感到失望。为了鼓励他，我说，亲爱

的克利尼亚，如果你对这些论证很陌生，那么请别感到奇怪。你也

许并不明白我们的来访者有什么意图。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科里班

忒举行仪式是一样的。当一名新人被接受入会的时候就举行某种

仪式，会有舞蹈和游戏，如果你曾入过会，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些人围着你狂吼乱叫，想要你入会。所以你现在就把它当

作智者仪式的开始。普罗狄科说过，你首先必须学会正确地使用

语词，而这正是两位来访者刚才表演给你看的，因为你不知道人们

实际上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学习”这个词：第一种是某人起初对某

件事情没有知识，后来得到了知识；第二种是某个已经对某事物拥

有知识的人使用这种知识来考察他要做的或谈论的相同事情。这

第二种意义倒不如称作理解，而不是学习，不过人们有时候仍旧把

它称作学习。然而你忽略了这个差别。他们把同一个词用于相反

的人：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第二个问题也差不多，他们问你，人

们学习他们知道的东西还是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好吧，所有

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种涉及学习这个字眼的小把戏，所以我说他们

正在和你做游戏。我之所以称之为游戏，那是因为这种东西学得

再多，哪怕全都学了，也不可能朝着认识这些事物到底是什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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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已经够了

向前进，而只能用它来和别人做游戏，利用语词的不同意义把人弄

得晕头转向，就好比有人想要坐下，而有人把凳子抽走，当他摔得

四脚朝天时，其他人就哈哈大笑。所以你必须把这些做法都看做

这些先生们的游戏的一部分，但是我敢肯定，克利尼亚，从现在开

始，这杰出的哥俩会告诉你一些严肃的事情。让我来开个头吧，这

样他们就能说出答应过要向我们提供的东西了。你记得他们说过

会向你显示能吸引你的技艺，而到现在为止，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

从做游戏开始比较好。

我亲爱的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游戏就做到这里吧

现在请你们吸引这个孩子，告诉他如何实

践智慧和美德，借此证明你们的能力。

不过我想先向你们说明一下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让你们明

白我想听的是哪一类事情。如果你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愚蠢的、可

笑的，那么请别笑话我，我只不过是急于想听到你们的智慧，所以

相当大胆地在你们面前粗略地限定一下这种智慧的范围。请你们

宽容我，你们和你们的学生都请注意听，别发笑。至于你，克利尼

亚少爷，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全都希望在世上生活得很好，对吗？或者说这可能是会

令你们发笑的问题之一，无疑，甚至连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是愚蠢

的，是吗？毕竟，有谁不希望在世上生活得好呢？

克利尼亚说，一个都没有。

我说，那好吧。接下去，由于我们全都希望生活得好，那么我

如何生活得好呢？如果我们有许许多多好东西，嗯⋯⋯这样

提问也许比刚才那个问题问得更蠢。因为我想，世上显然有许许

多多好东西，对吗？

他表示同意。

很好，那么在所有东西中，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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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苍的名义起誓，克利尼亚，你怎么想

想这个问题不难，不需要一本正经地回答，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我

们，富裕是好的。你认为呢？

他说，确实如此。

还要有健康、俊美，以及身体方面的其他足够的优点。

克利尼亚也这样想。

还有在你们自己国家里，出身、权力、荣誉，这些东西显然是好

的，对吗？

他表示同意。

有哪些好东西还没提到呢？不是还有节制、正直、勇敢吗？以

如果我们把这些也算作

好东西，这样做对不对？也许有人会就此而与我们争论。你怎么

想？

克利尼亚说，这些是好东西。

我说，很好，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展示中应该把智慧放在什么地

方？放在好东西中，还是放在你说的什么地方？

放在好东西中。

现在请注意，我们已经提到所有值得一提的好东西，一样也没

有落下。

克利尼亚说，对，我认为一样也没落下。

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一样好东西，并且说，哎呀，我向你保证，

我们差点把一种最伟大的好东西给落下了！

他问，是什么？

是好运，克利尼亚，每个人都说这是最伟大的好东西，连最愚

蠢的家伙也会这样说。

他说，没错。

思索片刻，我又说，我年轻的先生，在这些来访者的面前，我们

几乎把自己弄得非常滑稽可笑！

第 12 页



他问道，现在又怎么啦？

因为我们把好运放在首位，而我们接下去还会再谈到它！

即便如此，那又如何？

如果有样东西本来一直摆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还要把它摆在

面前，还得再说同样的话，我想这样做是可笑的！

他问道，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认为智慧是一种好运，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克利尼亚听了这话感到非常惊讶，他还很年轻，头脑当然简

单。看到他那副困惑的样子，我说，克利尼亚，你在干吗？以吹笛

子为例，你不认为笛手拥有最好的运气吗？

他说，是的，他拥有。

我说，那么在书写和朗读字母方面，懂文法的人拥有最好的运

气，对吗？

那当然。

想一想海上的危险吧。一般说来，你肯定不会认为会有人比

聪明的舵手更加幸运吗？

当然不会。

那么好，在打仗时，你喜欢与一位聪明的长官一道分享危险和

幸运，还是与一位愚蠢的长官在一起？

聪明的长官。

如果你病了，你宁可与一位聪明的医生还是与一位不懂医术

的人一起冒风险？

聪明的医生。

我说，那么，与聪明人在一起要比与无知者在一起更加幸运，

难道你不这样看？

他表示是这样看的。

那么，智慧在任何地方都会使人拥有好运。我想，这是因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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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决不会犯错误，而是永远正确，永远幸运，否则的话，它就不再是

智慧了。

我们最后总算达成一致意见，可以小结如下：凡有智慧在场之

处，无论是谁，只要拥有智慧就不需要智慧以外的别的好运。达成

这个一致看法以后，我又问他我们前面承认的东西现在是否还成

立。我说，我们前面说过，如果我们有许许多多好东西，那么我们

就会幸福地过上好日子。

他说，是的。

我们之所以幸福是由于我们拥有这些好东西。那么，这些好

东西是否给我们带来好处呢？

他说，它们给我们带来好处。

如果我们只是拥有一样东西，但并没有使用它，那么它会给我

们带来好处吗？

他说，不会。

就拿所有工匠来说吧，如果他们各自拥有工作所必需的一切，

但并没有加以使用，那么这些工匠会由于拥有做工所必需的东西

而工作得很好吗？比如，一个木匠拥有所有木工的工具和充足的

木头，但他并没有做工，那么他会由于拥有这些东西而得到好处

吗？

他说，根本不会。

再说，如果某人拥有财富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好东西，但

他并不加以使用，那么他会仅仅因为拥有这些好东西而幸福吗？

根本不会。

我说，可见，一个人要想幸福不仅必须拥有这些好东西，而且

也必须使用它们，否则就不可能由于拥有这些好东西而得到好处。

非常正确。

那么好，克利尼亚，要使某人幸福，既拥有这些好东西又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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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是否就足够了？

我想是这样的。

他还必须正确地使用，或者说，如果他错误地加以使用，结果

也一样？

只有正确使用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说，没错。如果某人错误地使用一样东西而不是把它搁在

第一种做法是坏的，第二种做

正确使用它们的向导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

一边，那么我想这样做害处更大

法无所谓好坏。你同意吗？

他表示同意。

很好，就木匠的工作和使用木头来说，所谓正确使用只不过

就是运用木匠的知识，对吗？

没错。

还有，我认为正确使用工具也是知识的产物，对吗？

他表示同意。

我说，那么好，我们该如何使用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好东西

财富、健康、俊美

东西？

他说，是知识。

可见，知识在各种行业中不仅给人类提供好运，而且还产生好

的行动。

他表示同意。

我说，那么以神的名义起誓，没有理智和智慧，能从其他东西

中产生任何好处吗？一个白痴拥有很多东西，也做了很多事，但他

能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吗？如果他不用心做事，也许还能得到些好

处。请这样想：如果他干得越少，犯的错误也就越少；如果他犯的

错误越少，他干的事情也就不那么坏；如果他干的事情不那么坏，

他也就不会那么不幸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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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确实如此。

哪种人像是做事比较少的，穷人还是富人？

他说，穷人。

软弱的人和强壮的人呢？

软弱的人。

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呢？

地位低的人。

勇敢的、节制的人做得少，还是胆小的人做得少？

胆小的人。

那么迟钝的人也要比敏捷的人做得少吗？

他表示同意。

跑得慢的人比跑得快的人做得少，近视的人和听力不好的人

比视觉和听觉都很敏锐的人做得少，对吗？

我们同意在所有诸如此类的比较中结果都一样。

我说，我亲爱的克利尼亚，现在让我们再来小结一下。事实

上，就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所有好东西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们

本身生来怎么个好法，而在于下述情况。如果是无知在引导它们，

那么它们就是比它们的对立面更大的罪恶，因为它们侍奉起这个

恶的向导来更加能干；但若是理智和智慧在引导它们，那么它们是

更加伟大的善，但就其本身来说，它们无善恶可言。

他说，好像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从中又可以推论出什么来呢？除了智慧是善、无知

是恶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善与恶。

他表示同意。

我说，让我们来考虑剩下的问题。你瞧，由于我们全都希望幸

福，我们已经说明要通过使用事物和正确地使用它们来获得幸福，

通过知识来交好运，所以每个人都必然会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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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来的东西

聪明。这样说对吗？

他说，对。

我想，人应当从他的父亲、监护人、朋友那里得到知识，尤其

是向那些自称爱他的人学习，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国的；他应当恳

求他们把智慧赐给他。克利尼亚，为了得到智慧去侍奉情人，或做

他人的奴隶，这样做并不耻辱，也不应受到责备，因为他愿意为了

变得聪明而热情地提供高尚的侍奉。你认为怎么样？我说道。

他答道，我想你说得对。

我说，好，克利尼亚，仅当智慧能够传授，仅当它不是一样与生

这是我们还没有加以考虑的要点，对此你我还没

有达成一致意见。

他说，好吧，苏格拉底，我认为智慧能够传授。

我非常兴奋地说，说得好，可爱的孩子！无论智慧能否传授，

我都会对你肯与我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表示感谢。现在，由于你

认为智慧能够传授，只有智慧能使人在这个野蛮的世界上幸福和

交好运，那么你难道不会说一定要热爱智慧，你自己一定会这样做

吗？

他说，我会这样做的，苏格拉底，我一定竭尽全力！

嗦，比较笨拙，也可能太长。现在你们中间不管

听了这话，我非常高兴。我说，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这

是我提供的样品，我希望听到的有吸引力的谈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它也许有点

哪一位想要为我们做同样的证明，那么就请你们像艺术家那样做

得漂亮些。或者说，如果你们对是否这样做并不在乎，那么就请照

我的样告诉这孩子必须得到各种知识，或者说，如果有一种知识他

必须获得，方能成为好人和幸福的人，那么请告诉他这种知识是什

么。我在开头就说过，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这位青年

应当成为聪明的和善良的。

第 17 页


